
004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0年第6期･ 第218期

杨新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与傅熹年先生相继开展了对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卷（故宫博物院藏，

以下简称《千》卷）的深入研究，杨先生鉴定出该卷外包首题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系清初梁清标所题，

结合宋荦所记述的材料，他谨慎地认为：“宋荦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这一卷《千里江山图》而写下上面的

诗句和附注的。但梁氏、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从何得知希孟姓王，又何知‘未几死，年二十余’，因目

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三条有关希孟的生平资料，这里暂从梁、宋说法。”
‹1›
杨先生对王希孟姓氏和早卒

的审慎论定，是当今认知王希孟和《千》卷的基本要素，但正如其在世时所言，梁、宋的说法不会是空

穴来风，要找到他们接触到的材料，还需要研究。要揭开希孟姓氏的谜题，的确还需要寻找证据的

证据。

北宋宰相蔡京在题记里确定《千》卷系“禁中文书库”里的“希孟”之作
‹2›
，宋代《百家姓》里没有“希”姓，

作者一定是有姓氏的。五百多年后，清初梁清标、顾复、王济之、宋荦等异口同声地称之为“王希孟”，那

么，希孟的姓氏是从哪里来的？宋荦记述王希孟“未及死，年二十余”
‹3›
的依据又在哪里？有关他患疾与

死亡的信息又在哪里？

‹1›   杨新：《关于〈千里江山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其中“六百余年”应为五百余年。

‹2›   蔡京题记为：“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

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蔡京题文原在《千》卷卷首，南宋高

宗时期被移至卷尾，详见余辉：《百问千里——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问答录（三）》，《中国美术》2008年第1期；关于《千》卷在南宋重裱的

事实，详见余辉：《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绢质和相关款印的检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4期。

‹3› （清）宋荦：《西陂类稿》卷一三，页114，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希孟姓氏和早卒案蠡测

——谨以此篇纪念杨新先生

余  辉

内容提要  杨新先生生前谨慎地使用了清初顾复、宋荦等提出的北宋《千里江山图》卷

的作者希孟姓王并早卒的信息，这些信息均不是空穴来风。本文基于对材料的深度解读

和对多个证据的逻辑分析，认为宋徽宗在蔡京题记里暗示了王希孟重疾难癒的状况，而

北宋改建汴京宣德门和铸造卤簿钟的时间，旁证了王希孟的卒年在 1116－1117 年之间。

同时，希孟姓王和他享年二十余岁的信息呈现在《千里江山图》卷外包首宋人题签上。

关键词  王希孟早卒  蔡京题文  外包首宋签  卤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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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希孟身世与沉疴考

蔡京题记是宋代唯一与王希孟有关的文字信息。他在题记里记录了徽宗对王希孟的高度赞赏，其

实隐藏着王希孟沉疴在身的信息。后者是题跋通常不便于直叙的隐情。徽宗对王希孟《千》卷的评价为

“上嘉之”，“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他在后一句里用典有二：一是“天下士”，一是“作之”。“天下士”典出

《史记》，魏国将军新垣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士也”
‹1›
。此“先生”系齐国贤士鲁仲

连，他为了消除国家之间的战争阴霾，多次以辩才成功说和了欲战双方且不索取任何职位，所以“天下

士”后特指才德非凡、舍身取义的贤良国士。“作之”也是从鲁仲连生发出来的典故，典出孔鲋《孔丛子》，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子顺曰：“世无其人也；抑可以为次，其鲁仲连乎！”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

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习与体成，则自然

也。”
‹2›
这里的“作之”，指的是鲁仲连为国家所做的大事、正事。而徽宗语“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即王希

孟的“作之”也就到此为止了。在徽宗看来，创作《千》卷可谓当下的大事、正事，或许徽宗此言正暗示了

王希孟大功告成却沉疴难愈，慨叹其“作之而已”。

徽宗把王希孟称作“天下士”，这是他对当朝画家绝无仅有的赞誉。这里首先透露出王希孟的家世，

他出生于“士”家，即祖、父辈系读书人且有一定的地位，徽宗评价他“其性可教”，这是由士家子弟的文化

修养和见识所决定的，正因如此，希孟才得到了徽宗的器重——“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否则，徽宗是

不会如此青睐一个杂流子弟的。在王希孟就读的画学，管理者将生徒（学生）分为两类：士流和杂流（工

匠、技人的后代），大多实行分开授课。根据《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的记载，可以找到当年“士流”

（如王希孟）的“课程表”，从中探知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技艺能力（见［附表］）。

按照徽宗的行事方式，会当即赐予这位“天下士”一个翰林图画院的职位，这也正是在“禁中文书库”

干杂差的王希孟拼命完成《千》卷的期盼所在。但是徽宗仅是给他一顶高冠，用无须以职位作酬的“天下

士”来称呼他（如赐予职位，蔡京一定会作为结果写在题记里）。王希孟得到的仅仅是“嘉之”，是一些物

质上的奖励和“天下士”的美称，他的名字依旧躺在“禁中文书库”的名册里。而这样对待少年新进，绝不

是徽宗历来的做派。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徽宗是以地位和官职赏赐年轻画家的：邓椿《画继》卷一○记

载，徽宗察看龙德宫刚完工的壁画，他对画院待诏们的画艺无一认可，“独顾壸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

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皆莫测其故”
‹3›
。该少年可以享受四五品官的

一些待遇。王道亨曾与王希孟一样，也是画学生徒，他画唐诗“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能“曲

‹1› 《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页866，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2› （秦）孔鲋：《孔丛子》卷五，页34，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3› （南宋）邓椿：《画继》卷一〇，页75，载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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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一联之景”，连绘两图皆称旨，“遂中魁选。明日进呈，徽宗奇之，擢为画学录”
‹1›
。画学录为管理画

学日常事务的吏员。据北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五记载，做画学录的张晞颜曾依照御批进呈《花

果三十品》，笔法颇有可取，赐官将仕郎（从九品）
‹2›
。而王希孟历时近半年绘成近十二米的长卷，难道还

敌不过画“斜枝月季”的少年和“曲尽一联之景”的同窗，以及画《花果三十品》的吏员？这不是因为王希孟有

什么过失，也不是蔡京没有促成，更不是徽宗的疏忽，此中缘由，需要结合宋代职官制度才能进一步

知晓。

历代职官制度中，朝廷对罹患重病的中榜进士和候任官员均不赐予职位。马端临《文献通考》载：

唐代许浑“大和六年（832）进士，为当涂、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润州司马”
‹3›
。就北宋而言，这一规则尤

为严苛，此类事例不胜枚举。据《宋史·职官志》云：“因事责降分司或老病不任官职之事……子孙更不

推恩……”
‹4›
有的患病候任者，会主动请辞。如苏州人朱长文（1041－1098），字伯原，“举进士乙科，以

病足不试吏”
‹5›
。综合其挚友林虑《吴部图经续记》附《〈图经续记〉后序》及其裔孙朱梦炎《朱长文事略》等材

料，可知朱长文十九岁进京赴试，擢嘉祐四年乙科进士第，在候任期间坠马伤足，因此辞归故里，直到

三十多年后的绍圣年间（1094－1097），才被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绍圣八年（1093）为主讲《春

秋》的博士
‹6›
。《宋史新编》载，御史检法官李公麟“以病痹致仕归”

‹7›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真宗朝“知

洪州马景病，不任事，皆罢黜之”
‹8›
；“委提举司点检内老弱疲病、经久不任教习者，募人代之”

‹9›
；“熙

宁八年……初审官西院差士安监密州板桥镇，引见，上（宋神宗）察其病，不任事”
‹10›
。

所谓“老病”特指不治之重症，其中也包括身体残疾，北宋对此类人士入朝的限制是相当严苛的。其

一是害怕传染性疾病在朝中蔓延，其二是顾及官员的形象，其三是考虑任职者的效率。从蔡京的跋文来

看，王希孟的画作受到徽宗如此青睐，但徽宗却只嘉奖不任用，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希孟或已身体

状况不佳。回顾《千》卷的创作过程，希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近十二米的设色长卷，在此期间，

‹1› （南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五，页126，清十万卷楼丛书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邓椿《画继》卷六作头筹者为战德淳，其构思皆同。

‹2›   原文：“画学录张晞颜可将仕郎，依前画学御批进过《花果三十品》，笔法颇有可取制。”（北宋）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五，

页16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三，页3818，清浙江书局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4› 《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页1866，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5› （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七一，页1742，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6›    邓小南女士对此有专门研究，见《朱长文家世、事历考》，《北大史学》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7›    前揭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七一，页1742。

‹8› （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页821，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9›    前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页3327。

‹10›    前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八，页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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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独自跨过整个漫长的冬季，古建筑采光有限，加上冬季

的开封每天适合作设色画的光照时间仅有八个小时左右，其

创作压力可想而知。长时间的独自赶工对一个十七周岁的少

年来说，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心力。无独有偶，据王中旭先

生研究，六百五十年后的清宫也发生了类似的夭亡之事
‹1›
。

由此想来，大功告成之时，王希孟已然是沉疴难愈。根据宋

代“老病不任官职”的制度，王希孟能得到的仅仅是徽宗的高

评嘉誉。

三年后，朝廷发生的一件事，更可为王希孟患病的结局

作一注脚。

二  王希孟卒年析

王希孟的沉疴持续了多久？一座北宋卤簿钟记录了几件

画作被使用的状况，其中隐藏着王希孟生命的终结点。

这座北宋卤簿钟长期展陈在辽宁省博物馆展厅，钟系铜

质，高1.84米，口径0.81米，顶部由二龙戏珠形成钟钮，外

壁极富装饰性，自上而下环绕着五层浅浮雕装饰图案带〔图

一〕，第一至第三层表现的是皇帝出行时的宫廷仪仗，“卤簿

钟”即得名于此；第三层铸有宣德门五门的图像，标志着卤

簿钟属于宣德门所有；第四层是山水，亦被称作“千里江山

图”；第五层由八个曲波段构成了钟脚，出现了方位神和诸多仙人。从规模和装饰内容来看，这座卤簿

钟属于当时的“国家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扬之水女士等学者论证了北宋卤簿钟与《千》卷的联系：“王希孟《千里江

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之唯一，卤簿钟上如此气势的‘千里江山图’也是铜钟纹饰之唯一，两件不同材质的

作品，却有诸多偶然的关联——徽宗与蔡京，政和三年（《千里江山图》隔水黄绫蔡京题识起首即云‘政和

三年闰四月八日赐’）
‹2›
与政和八年，相关的人物以及耐人寻味的时间节点，似可以构成前后相衔接的两

‹1›   清宫年轻画家王炳在乾隆三十年（1765）奉旨临摹王希孟《千》卷，画毕人亡。过了四年，乾隆皇帝在《题王炳仿赵伯驹春山图》

诗注中追述道：“王炳为画院学手中可造就者，惜才成而艺没。”可见这是一件耗费心神极大的绘画活动。见王中旭：《千里江山——徽宗

宫廷青绿山水与江山图》页222，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

‹2›   有将蔡京题文中的“一”字释读为“八”字的情况。

〔图一〕 北宋末铸造的卤簿钟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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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叙事而成为画作与铜钟共同的背景，共同

的政治寓意或也隐然其中。”
‹1›

由卤簿钟上刻铸的城门可以推知它的铸造年

代。据傅熹年先生考证，第三层卤簿仪仗里有

一座“凹”形城楼，下有五个门道，而宋代唯一一

座这种样式的城门，即是皇宫的正始之门（端

门）——正德门，它改变了以往三个门道的正门

格局，是蔡京于政和八年（1118）建议营造而成

的，属于北宋末年的代表性建筑
‹2›
。这座建筑在

金元之际还保留着，在元初佚名《宦迹图》卷（旧

传宋赵遹《泸南平夷图》，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

艺术博物馆藏）里就画有这座城门。不仅是建筑

有北宋末年的特性，图案中卤簿仪仗的样式和规

矩也完全是宋代的规矩〔图二〕。

据傅熹年先生考证：宣德门在五代时期是两

门，北宋初改为三门，并至少一直保持到1112

年。徽宗《瑞鹤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作于政和

二年，所描绘的是政和八年扩建以前的宣德门，故其下门墩上应开三个木构城门道
‹3›
。将宣德门改建为

五门的大型工程出自蔡京的倡导，据南宋陆游记载：“蔡京本无学术，辄曰：‘天子五门，今三门，非古

也’……‘李华赋云：复道双回，凤门五开，是唐亦为五门。’京大喜，因得以藉口穷极土木之工。改门名

曰太极楼。或谓太极非美名，乃复曰宣德门。”
‹4›
而改建宣德门需要一个施工过程，它是在哪一年开始动

工的？还有查证的空间。据元代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三中徽宗与永嘉（今浙江温州）道士林灵

蘁在神霄宫对句的记载：“政和六年十月……帝引百官游行曰：‘宣德五门来万国’，蔡京等沉思无以答，

帝顾林曰：‘师对否？’先生应声曰：‘神霄一府总诸天。’”
‹5›
知政和六年（1116）太极楼已更名为宣德门，五

门格局也已初现。两年后的1118年，宣德门彻底竣工。这座有五门图案的大钟，正是为纪念此次改扩

‹1›   扬之水：《北宋卤簿钟上的“千里江山图”》，《文汇报》2017年10月27日。

‹2›   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城正德门》，刊于氏著《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3›   前揭傅熹年《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城正德门》。

‹4›   此为傅熹年先生在《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中首次引用的文献，见（南宋）陆游：《家世

旧闻》卷下，页22，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5›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三，页404，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图二：1〕 卤簿钟第三层装饰带上的宣德五门

〔图二：2〕 元佚名 《宦迹图》 卷中的宣德五门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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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而造，并陈设在宣德门。按照北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嘉礼》记载，每当皇后经过宣德门时，

城楼上必须钟鼓齐鸣
‹1›
，因此铸造大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宣德门竣工。

卤簿钟上的装饰带来自三幅画，其中有两幅是诞生于北宋宫廷的超长画卷，其一是北宋佚名（一作

元代曾巽生临本）《大驾卤簿图书》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
；其二即《千》卷。与这口卤簿钟一样，这两

幅长卷都是徽宗朝“丰亨豫大”
‹3›
审美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蔡京极力提倡的。它们作为卤簿钟的图案，有

着政治化的含义，象征着皇朝不绝、江山永固。

卤簿钟上的五条装饰带是由三个不同水平的匠师完成的，有明显的风格差异。

第一至第三条装饰带，风格圆浑庄重、沉凝敦厚。《大驾卤簿图书》卷的作者虽不可考，但他与这条

装饰带是有关联的，其刻绘模范的艺术水平不逊于原图，保留了原图中的精粹。为了与原图人物行进的

方向保持一致，画家在制作模范时以反方向刻绘，不然会铸成常识性错误。人物造型稍稍图案化了一

些，布局紧凑有序、造型饱满有力〔图三〕。

第五条装饰带在钟脚上，风格毓秀巧密、灵动飞扬。这是由八个曲波段上的仙人神兽组合成的，属

于道教题材。其刻绘者也应该是宫廷画家，刻铸得精致细密，丝丝入扣，仙人神兽和海浪的动感极强

〔图四〕。

然而，第四条装饰带上的“千里江山”，面貌粗陋简率，构图平铺充塞，显现出与其他装饰带在造型

和工艺上的巨大差异，极不协调。多位专家确信这条装饰带的布局和造型参考了《千》卷，群山绵延，循

环往复，确有无尽之感。与《千》卷的构图一样，装饰带上的“千里江山”天际高旷，留出大片天空，绵延

‹1› （宋）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一六九《嘉礼》：“皇后车出，大门外文武百官北向班迎再拜，讫分班东西，主使副以下群官

当引从者，以次引从至宣德门，鸣钟鼓（鸣钟鼓者，所以声告内使）。”页544，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2›   此图有“曾巽生纂进”诸字，但未必是曾作，其母本应出自北宋宫廷画家之手。

‹3›   余辉：《细究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7年第5期，页25－32。

〔图三：1〕 北宋佚名 《大驾卤簿图书》 卷 （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2〕 卤簿钟仪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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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势与王希孟笔下的景致多有相近之处，且山山相连，近景也有一条蜿蜒小路，穿插于山谷和溪流之

间，几乎贯穿全图。沿途相继刻铸有大树、挂着酒旗的酒肆、茅屋、小亭、木桥、泊舟等，点景人物中有行

人赶着毛驴过桥或是荷锄的农人等。这些细节上的相同，不是没有缘由的巧合，而是卤簿钟的主持者有

意为之的结果。这个人就是蔡京！宣德门的复建工程由蔡京主导，卤簿钟的制作也应由他主持，在这座

钟上出现《千》卷这幅蔡京的藏品，体现了他要让该图发挥政治作用的意图〔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千里江山”装饰带里，印证着王希孟重疴之后的信息。这条装饰带虽然受到

《千》卷造型和构图的影响，但与其相比，手法粗糙、细节草率，造型概念化，显然不是王希孟亲自操刀

〔图四：1〕 卤簿钟钟脚曲波段 〔图四：2〕 卤簿钟钟脚曲波段

〔图五：1〕 宋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卷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2〕 卤簿钟外壁装饰带 “千里江山图” 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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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刻绘者不得原作要领，疏于理解，只能直接参考原图，如《千》卷中的农夫持鞭赶驮粮毛驴过

桥的图像都是右向的，刻绘者在刻制模范时照原样摹刻，也是右向，结果翻铸出来的赶驴图像成了左向

的〔图七〕。如果王希孟在世，蔡京按理会责令他主持大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的绘制，其艺术效果一定要

比这个精到得多，会有许多耐看的细节。装饰带上没有出现王希孟《千》卷工致精细的艺术特色，孤立地

看，可以确信他没有参加卤簿钟装饰带的活计，联系蔡京题文中潜藏着他重疾的信息，在卤簿钟与宣德

门一并完工的1118年之前，王希孟已经不在人世了，在刻铸期间，蔡京不得不改派他人以《千》卷为参

考样本，草草完成卤簿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的差事，露怯甚多。

那么，王希孟“年二十余”故亡的信息会记录在哪里呢？

〔图六：1〕 卤簿钟外壁装饰带上的山水 （局部）

〔图六：2〕 宋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 卷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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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千》卷外包
首宋签会留下什么

如杨新先生所言，《千》

卷为“清初梁清标所得，他自

题了外签……”
‹1›
现今《千》卷

的外包首题签是梁清标用行

楷题写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图八〕，自此，王希孟才开

始姓 “王 ”了。梁清标与希孟

相距五百多年，又是如何得

知希孟姓“王”的呢？恐怕除了

《千》卷外包首上的宋人原签

之外，难有其他文献来源。

外包首题签是历史形成

的。以古今书画装裱的基本程

序和样式而论，《千》卷第一次装裱后必定是要粘贴题签的，题签至少有两处，位于画幅之前的里题签和

位于外包首上的外题签。在外包首上书写作者名与作品名起自东晋，这是因为书画在当时已经成为收藏

的艺术品，为方便存取和检视书画，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题签规范。古代绘画特别是五代以前的画作本幅

上多不署名款，而是由内签和外包首题签标明作者。如五代卫贤《高士图》卷无作者名款，全有赖于卷首

徽宗的题签“卫贤高士图”，另附小注：“梁伯鸾”，点出该图出自卫贤之手，所绘系汉代隐士梁鸿、孟光举

案齐眉的故事。外包首题签的尺码要略大于内签，提供的信息首先必须有时代、作者、品名，其题签的下

半段往往会附上一到两行小字，涉及与作者或藏家有关的重要事宜，作为补注信息。这是古今藏家经

常使用的记录形式。如清宫旧藏明代唐寅《西山草堂图》卷（大英博物馆藏）的包首上有一行小楷题签：

“唐寅西山草堂图。赐南书房供奉户部侍郎臣于敏中”，是藏家于敏中关于此图出宫前后的去向记录〔图

九〕。可见这种传统直至明清仍有延续。笔者推定，宋荦极可能在宋代原始题签的补注中得知王希孟的

死讯，这个补注往往会出现在外包首题签的下半段。

外包首题签的用途主要是提供查阅和著录。古代书画的画套、画盒等包装物的签条内容以及账记名

目等，均以原物的外包首题签为准，以便于统一。画幅内的题签常会省去朝代和作者姓名，而外包首题

签必须完整，这往往是古代书画著录书获取信息的直接材料。如在现存最早的古画著录书——唐代裴孝

‹1›   前揭杨新《关于〈千里江山图〉》。

〔图七：1〕 《千里江山图》 卷右向赶驴过桥

〔图七：2〕 卤簿钟左向赶驴过桥 （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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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中，作者将著录的作品归于某名家之

下，当时画家均不在画幅上署名，显然，裴孝源是从外包

首题签上得知其作者名的。收藏家在题签和著录上标明的

画家姓名，均是全称，中小名头的书画家更是如此，绝不

舍其姓氏。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宣和画谱》均

如此，米芾《画史·目录》更是如此：“晋画：顾恺之维摩

天女……戴逵观音……隋画：展子虔朔方行……唐画：阎

立本唐太宗步辇图……”
‹1›
等等，此种规矩，千年不变，直

到清代的《石渠宝笈》都是如此。

《千》卷在南宋高宗朝重裱过，之后到清初没有再被修

裱的情况，原外包首题签必定是宋签。在宋签上，有作

者、画名，其下必然预留一大段，其上可写两行小字，王

希孟亡故的信息自然会由藏品的主人蔡京在此补注。但外

签长期暴露和被触碰，最容易受损。古人若无法修复这类

损坏严重的外签，往往一裁了之，内签也是如此，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卷的题签也是被明末裱匠裁掉的。因此，

迄今为止，极少看到元以前的外包首题签。笔者以为，北宋宫廷裱作里的装裱师绝不会置千年装裱之规

于不顾，取消了《千》卷的外包首题签。而梁清标之所以没有保留下外签，一定是因为它已经相当残破

了，乃至于无法修复。梁清标是很注意保留这些信息的，如经他收藏的陆机《平复帖》，依旧保留徽宗题

写的“晋陆机平复帖”签条，其上还钤有徽宗的“双龙小印”和“宣”“和”朱文连珠印，证实这是内签〔图十〕，

而不是从外包首移进来的外签，陆机《平复帖》的外包首宋签肯定是因破损不可修复被遗弃了。

既然《千》卷外包首有宋签，总会被后人见到，上面写了些什么？

四  谁看到了宋裱的《千》卷？

今人所知的希孟姓氏和死讯来自清初收藏家留下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那就

是《千》卷的外包首宋签。

第一条信息来自梁清标在《千》卷重裱后题写的外签。梁清标曾是《千》卷的主人，他曾将大批私藏

书画重新装裱，希孟姓王的信息直接来自五百年后梁清标（1620－1691）在外包首以行楷书写的八字题

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希孟自此开始姓“王”了。清初数人皆认为希孟姓王、“未几死，年二十余”，这

‹1› （宋）米芾：《画史》页172－174，载于安澜编《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

〔图八〕 梁清标在 《千
里江山图》 卷外包首
重新书写的题签

〔图九〕 清于敏中书
唐寅 《西山草堂图》 
卷题签及签注

〔图十〕 梁清标在晋陆机
《平复帖》 上保留了徽宗
的内签和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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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信息极可能来自《千》卷旧裱外包首题签。

以下的第二、三条信息不仅涉及希孟的姓氏，而且关乎他的生死。

第二条信息是明末遗民、书画鉴藏家顾复转述的内容。顾复《平生壮观》记载
‹1›
：

曩与王济之评论徽庙绘事，落笔若有经年累月之工，岂万机清暇所能办。济之曰：“是时

有王希孟者，日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笔墨畦径，希孟之画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

曾作青绿山水一卷，脱尽工人俗习。蔡元长长跋备载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国所。”

顾复通过画商王济之得知梁清标府上藏着一卷青绿山水，是一个叫王希孟的北宋人画的，后面有蔡

京的题文。王济之（一作际之），乃都门（北京）人，活动于明末清初，经营古董买卖，也擅长装裱，在鉴

识上有“都门王济之，江南顾维岳”之称，他常为梁清标掌眼，明末清初吴其贞《书画记》卷四里有记述，

王济之与梁清标关系相当近，应该是见过《千》卷的。

第三条信息来自清初宋荦的记录。宋荦与梁清标有师友之交，他完全有可能见过《千》卷在梁氏重

裱之前的宋裱状态。宋荦将他所见记载在《西陂类稿·论画绝句》里：“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

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然后附上小注：“希孟天资高妙，得徽宗秘传，经年作设色山

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徽宗以赐蔡京。京跋云：希孟亲得上笔法，故其画之

佳如此，天下事岂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兹卷赐太师，臣京展阅深为悼惜云。”
‹2›
宋荦提

到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的信息很可能也是来自于《千》卷外包首宋签上的小字注释，里面含有对王

希孟的感叹和悼念。宋荦对蔡京题文有误记，从宋荦的语句来看，他是凭记忆将蔡京题文的内容写成

诗，很可能将外签注释上悼王希孟早卒之事和蔡京题记上的赞美内容混淆了。这可以进一步推定外签上

的内容极可能是藏品主人蔡京留下的，这才有可能使宋荦将外签上的注释与卷尾的题记内容相混。

据吕晓女士考证，顾复《平生壮观》的成书年代不晚于1692年
‹3›
；谢巍先生则在《中国画学著作考

录》考证出宋荦的《论画绝句》当撰于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693－1694）之间，李夏恩先生考定撰于

1694年
‹4›
，前后差一年。梁清标卒于1691年，《平生壮观》和《论画绝句》分别作于梁清标死后两年或三四

年。宋荦曾被康熙皇帝赐予“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的荣冠，他不会瞎编，更不会给死去多年的梁清标

“背书”。由此对前人留下的文献，不要轻易否定，要像杨新先生那样——辩证分析、谨慎使用、留有余地。

‹1›   此条信息系北京画院研究员吕晓女士发现，见（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七，页120，清钞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

‹2›   前揭宋荦《西陂类稿》卷一三，民国六年宋氏重刊本。

‹3›   吕晓：《〈千里江山图〉的收藏过程与定名考》，刊于杨丽丽主编《〈千里江山图〉的故事》页276，故宫出版社，2017年。

‹4›   李夏恩：《〈千里江山〉是伪作？谁是“欺君者”！》考证出宋荦《论画绝句》中关于王希孟和《千》卷的诗约作于1694年，以及对宋荦

作此诗的心理分析，无误可信。见 www.sohu.com/a/220337120_687796，发表时间为201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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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梳理出王希孟早卒与卤簿钟、宣德门的逻辑关系：

                    卤簿钟

宣德五门初现于1116年→  
宣德五门图案

      →王希孟早卒信息

                 
他人代工绘《千》卷图案

由此可进一步蠡测王希孟卒年的范围。从宋荦关于王希孟“未几死，年二十余”的记载，可以测定王

希孟故去的时间是在1115年之后，他熬过了二十岁，否则不会有“年二十余”之说。熬过多少年呢？联系

蔡京题文中徽宗话语里透露着王希孟罹患沉疴的信息，以及卤簿钟铸造的时间在1116－1118年，王希

孟未能参与钟上“千里江山”的图案的刻绘，推知他极可能卒于1116至1117年之间，1116年病卒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享年二十一二岁，恰合“年二十余”的记载。徽宗对王希孟高度赞扬却不任用的事实，与宋代

“老病不任官职之事”
‹1›
的职官制度有关，也体现在1118年前铸造卤簿钟“千里江山”装饰带系他人代工的反

常现象，再联系古代画卷外包首题签的书写规矩以及顾复关于王希孟“年二十余卒”的记录，这几件事实

的存在是有历史缘由的，即宋代官制、匠作则律、外签规矩等，将这几件事的结果联系起来看，它们之间

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也没有与之相悖的其他材料，形成了一定的互证关系。这至少可以告慰杨新先生，

希孟姓王和他卒于1116－1117年之间的信息已经渐渐清晰起来了。

嗟斯人已去，叹悬案无尽；仰前辈功业，俯后学有进。故宫博物院的古代书画藏品在重重迷雾中深

藏着无穷的历史文化信息，需要数代学人持之以恒地进行廓清，方能见到一隅晴空。就《千》卷而言，是

否还有关于王希孟的间接信息和材料？他的青绿山水对后世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均有待于后续者继

续探究。

［附表］   画学士流王希孟的 “课程表”

文化课总科目 大经 小经 古文字学 音韵和博物学

文化课子科目
《诗》《礼记》《周礼》
《春秋左氏传》《黄帝
内经》《道德经》

《庄子》《列子》《论语》
《孟子》《孝经》

《说文》、习篆字、
《尔雅》

《方言》《释名》

绘画课 佛道、人物 山水、鸟兽 花竹、屋木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盛 洁）

‹1›   前揭《宋史》卷一七〇《职官志》，页1866。


